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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东方曙光”：
房租都交不起了，还在找新

场地继续做下去，不会骗人吧？

网友“云知道”：
这事该归谁管？

网友“嫣然”：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给客户装

修，装修完后再结账，这样就不怕
装修公司跑路了，装修公司必须
有雄厚的资金才敢接单。

40年前，中国走出了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一步。
弹指一挥间，飞跃万重山。40年里，中国这艘巨轮坚定航

向、劈波斩浪，驶入宽广的新天地。复兴之路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国民经济从崩溃边缘跃居世
界第二；人民生活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殷实，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从7000人小镇到一五期间国家布局的工业重镇，再到改
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发展最成功的 40 个城市，湘江之畔的株
洲，始终充溢着除旧布新、开拓进取的慷慨激情。从“包产到
组”到“包产到户”，汤道全扛下的是怎样的风险与压力？宣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彼时，是
什么给了苏绍泉当“出头鸟”的勇气与动力？国门乍开，宋宝
丰登上前往美国的航班，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市第一批公派
出国的留学生，他肩负着什么使命？又会以什么样的视角来
打量那个“初次见面”的新环境？

时代匆匆，但总有深深浅浅的足迹，那是奋斗者的足迹。

他们是工人、是农民、是教师、是生产队长、是普通公务员，在
40年改革浪潮里，有过犹豫、有过胆怯、有过迷茫，但这些都挡
不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或许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却
做好了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的准备，要凭一己之身、一己之力，
成为点亮暗夜的萤光、融化坚冰的火种。他们的故事，交织成
40年发展历程里一个个情节生动、有血有肉的章节，为历史写
下最真实、最鲜活的注脚。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今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
年。作为本土主流媒体，即日起，株洲晚报正式推出“40年40
人——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型系列报道。选取40年中与改
革开放、与株洲发展紧密关联的40人，透过他们的成长、他们
的故事，回顾艰难历程、展现巨变成果，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的我们，观风雨而自省、悟沧桑而精进，认清前进的方向，抒
写这座城市新的梦想与荣光。

近两天，芦淞区枫溪花园小区数名居民向市长热线反映，
开发商突然将小区大门前坪区域给围了起来，并向居民收取
停车费，希望相关部门能介入协调。（详见本报昨日A09版报道）

根据规划图纸来看，前坪除了24个车位，其他区域都属于
绿化范围，权属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无法提供自己的
权属证明，就无权对此进行收费，应该按要求恢复前坪原状。

前坪权属归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心里是否清楚？答案
不管是什么，在交房五六年之后，突然圈地收停车费，很难不
让人怀疑其目的。报道中就有业主认为，此举是开发商为了
售卖地下车库而为。业主的怀疑也许没有道理，但开发商在
自己拿不出权属证明的前提下，就贸然改变前坪的用途，是说

不过去的，为什么不能把权属弄清楚再开工呢？为什么改变
用途不经过相关部门的允许，不经过业主的同意？

小区公共区域的权属问题，常常成为开发商与业主的争
议点，但在具体生活中，较真的业主太少，并没有据理力争自
己的合法权益，这也使得部分开发商在侵犯业主合法权益时
无所顾忌。

要让开发商不任性，就得让较真的业主多起来，通过多种
渠道让开发商的行为受到约束。在此次事件中，小区业委会
积极维权，市物管处依法处理，让一件原本争执不下的事情有
了结论，值得学习与称许。也希望更多类似的权属糊涂账，能
够得到妥善解决。

向改革开放的每一位践行者致敬
□ 李卉

较真的业主多了
权属糊涂账就少了

□ 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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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过九华里
吴刘维

下午四点，我们到达漂流起点时，黄志东不
在。房东说他跟船，去了下游。一个小时后，他终
于出现，不像从漂流的终点返回，俨然非洲归来。
头上一顶水浒帽，中间一条小裤衩，其余的肉体，全
裸，在灿烂日光的反衬下，尤显黯黑，像一道影子。

对我们作了一番吩咐后，他发给我们每人一
个塑料水瓢，像是出征前发给战士们的一杆枪，

“哈哈，看你们谁打得赢！”房东家的前坪，堆放着
许多色彩缤纷的漂流船，他走近去，将背部贴上，
双手反抓，扛起最上面的一艘，吃力地背着，身子
被漂流船淹没，像只大蜗牛，缓缓前挪。背完回
来，再背上一艘。等到两艘船下岸，全身上下爬满
汗珠，也顾不上歇口气，扭头朝身后的我们招手：

“出发！”语气与神情，像个对即将展开的征程成竹
在胸而又满怀期待的将军。

我们总共九人。我一家四口，刘陈一家五口，
分乘两艘船。刚房东说他跟船，我以为他会坐进
船来，领我们游玩，他却兀自摆手上岸。

我们漂的，不是山谷溪流，而是一截渠道。事
先的想象中，渠道漂，远非山溪漂惊险刺激，渠道
水面平坦，流速缓慢，安全而悠然，当属另一种味
道，体验一下未尝不可，因此拉上了老母。母亲今
年七十七，从未带她漂流过，这回了却一桩心愿。

才启航，两张船旋即开战，除开母亲，个个手
忙脚乱，皆以水瓢作武器，将一波波水泼向对方
船。岸上还是文文静静的一群人，一挨上水，仿佛
受到水妖的蛊惑，全都兴奋得像失去理智。母亲
全身上下，被浇个湿透。“喊我来做咋个？不该
来。”母亲生出埋怨和后悔来，令我心疼与不安。
细想，三伏天的水凉不到哪儿去，母亲应该不至于
感冒，我也就没有强行叫停，以免扫大伙的兴。战
事却愈演愈烈，对方船上有人下水，对我船发起近
距离袭击，母亲不停地用手背擦拭眼睛上的水，眼
眶被擦红了，我不敢贪战，一心将船划离，对方咬
住不放……好在黄志东这时出现，母亲才得以解
脱。

骤然一波水，自天而降，砸在刘陈头顶。紧接
着，又是一波，砸在我头顶。茫然上望，黄志东立
于桥上，提着水桶，哈哈大笑。所谓的跟船，原来
是从岸上对我们展开追击。我们两艘船，顿时歇
了水仗，各自挥桨而逃。黄志东跑回渠堤，跨上电
动车，朝前风去。

作者简介

吴刘维，复姓，湖南攸县
人，湖南省社科院职员，中国
作协会员，发表和出版长篇
小说《午夜课》《绝望游戏》，
短篇小说集《小城有家羊肉
铺》，近年来在《小说月报·原
创版》《江南》《长江文艺》等
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大
都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
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
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
并收入年度选本，曾获梁斌
小说奖等。

记不起接下来究竟经过几座桥，究竟经受
黄志东几轮“水弹”的“轰炸”。我们光顾着“逃
亡”。船上有两根木桨，起初，我和妻子各执一
根，两人铆足劲，船却欺生，不听使唤，有时还捣
蛋地掉转头来。对方船已在前面，渐行渐远，我
们船因此成为黄志东的主攻目标。船像是跟黄
志东串通好，经过桥下时，故意盘旋不前，我们
只能坐以待毙。而黄志东技术纯熟，弹无虚
发。不过，再使坏的敌人也有心善的一面，每次
他都放过老母与五岁的小女。

“我来！”母亲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桨，双腿跪
在船头，快速地舞动双臂。船在母亲手里，忽然
无比乖顺，不久即赶上对方船。超过它时，对方
船上有人朝母亲竖着大拇指。母亲脸上起了笑
意。也含着一丝得意：“小时候经常帮我爷爷划
船呢。我爷爷摆渡船的！”对儿时的美好回忆，
像是唤醒了母亲对水的亲近感，这之后她的神
态，愉悦而自信。

桥多，意味两岸人家多。也意味，来渠里玩
水的孩童多。船一来，他们纷纷从岸上、桥上现
身，双臂一举，跃入水中，朝船扑腾而来，靠近
后，两脚踩水，两掌舀水，不断地将水泼向我
们。我们用水瓢予以还击。这回母亲没有袖手
旁观，她出手远比我们狠与准，且伴以朗朗笑
声，已然返老还童，但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这
批小敌人，先后攀住船沿，将身子拽上来，或坐
或站在船沿上边。船体剧烈晃动，我们惊慌不
已，小家伙们复又跳进水里……我疑心这是黄
志东使出的另一件“武器”。

水道陡然变宽，变弯。水草在水中一股股
伸展，随流起伏飘逸。远处西天的落日，像一枚
即将燃尽的藕煤，只剩苟延的热气。那些个高
挂的云朵，被烈日烤了一天，全都泛着红润。我
们两船轻划徐行，少有的宁静。没带手机拍照
的遗憾，此刻被黄志东弥补。他在岸上遥控着
我们的表情。事后发现，一路上的精彩场景，他
并没错过，用手机替我们一一留存。

渠道里的水，来自酒埠江水库。今年攸县
东部山区干旱厉害，水库的水位降至历史最
低。然而，灌溉两省三县（攸县、醴陵、江西萍
乡）的主干渠始终未断流。我突发奇想，身下的
这条水，会不会有的来自建库之初？全县几乎
所有的父辈们六十年前都参与到水库的兴建，
母亲作为一名当年的建设者，兴许与水库最初
的水——那些个活了一个甲子的水，久别重
逢？母亲伸出手抚摸清清渠水，莫非在抚摸六
十年前自己的青春年华，抚摸当年日夜奋战在
大坝上的艰涩记忆？

漂了近两小时，抵达终点。晚上回家后，上
网查看“酒埠江亲水漂”的相关信息，得知这截
用以漂流的渠道，约九华里；黄志东经营它，已
有十三年；渠道的水质，达到一类饮用水的国家
标准；一年四季的水温，都在 21-27℃，完全切
合人体所需温度，理论上可做全年漂，但现在只
在大热天做生意，一年中也就七八九三个月
……我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些。

一个人的漂流公司。老板是他，员工也是
他。采购，搬运，财务，促销……整场剧，他包打
包唱。要不是见过面，准以为他长有三头六臂。

他把自己的人生，不管不顾地，撂在这截九华
里长的渠道上。这截渠道，像是他的舞台，更像是
他的王国。炎炎烈日之下，我们或躲进空调房里，
或走进沁凉水中，他却不断地沿着这截渠道，来回
奔跑。似乎他的人生，浓缩在这九华里的烈日跑
道上。自食其苦，自甘其乐。远离九华里以外的
喧哗与躁动，超越世俗眼中的成功与失败。

惟愿在他奔跑的时候，有一坨乌云盯上他，
化作倾盆大雨泼向他。就像他站在桥上，举起
水桶泼向我们一样。

▲对黄志东来说，酒埠江那截渠道，像是他的
舞台，更像是他的王国

▲“水弹”的“轰炸”显得很顽皮，但也让漂
流多了份乐趣

▲我们漂的不是山谷溪流，而是一截渠道


